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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和他的鳥日子：一個關於改變的故事 

親愛的小朋友，我現在要說的這個故事也許很不可思議，但我卻不得不說

出來，因為它關係著我怎麼從人人討厭的壞孩子，變成處處受歡迎的好孩子。

而小朋友們有時候會奇怪，為什麼大人老說你是壞孩子，為了給小朋友們一點

成長中的建議，也算是做點好事，我只好說說這個上不了檯面的往事。 

這件事發生在我唸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從未向任何人提過，包括我的爸

爸、媽媽和最好的朋友。為什麼我沒有說呢？一方面是因為我認為沒有人會相

信，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覺得有點尷尬。 

那段時間，我深信人應該活得有朝氣。因此，我對某些人，特別是一些女

生感到不滿。她們整日窩在教室裡看書，或者縮在一起私語。體育課時，她們

的臉色蒼白如紙，彷彿隨時都會昏倒。在打躲避球時，她們不好好看球，只會

不停尖叫然後讓球打到。那群女生的代表是羅文美，她時刻監視著我們，並無

預警地打小報告。我們對她的厭惡程度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然而，她卻是老

師眼中的模範學生，從三年級上學期一直到下學期，她一直都是班長。更讓人

失望的是，她的家就在我家隔壁。 

因為這樣，有時候老師會叫她跟我一起走回家，順便跟我媽媽說我功課好

幾天沒寫的事。這種時候她就慘了，最平常的遭遇是被我放蝴蝶的毛毛蟲（你

知道蝴蝶的比蛾的噁心）在書包裡，如果我運氣不錯抓到攀木蜥蜴，我也都很

慷慨地一起放進去。我才不怕她跟老師說，反正我們老師施行愛的教育從來不

打人，最多氣得眼眶泛紅，然後在聯絡簿上寫下一個「小提醒」。我媽媽是個

不拘小節的人，對這類小事從不過問，頂多只是唸兩句。如果學校要舉行壞孩

子選拔大賽，我們老師一定會把我提名出去。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實行週休二日，每個禮拜必須上學五天半。有一個週六

下午，我在廟口的榕樹下乘涼，一邊在想要幹些什麼把戲才不浪費光陰，忽然

間我看到前面地上有一隻小鳥，還不會飛的幼鳥，不知從哪裡掉下來，在地上

張大嘴巴啾啾叫，長著稀疏羽毛的翅膀一開一合，笨拙地倒來倒去。這麼難得

的機會，我趕快上前抓住牠，溫溫軟軟的，一個小生命不費吹灰之力在手裡。

我高興得不得了，一下子摸摸牠的頭，一下子拉拉牠的翅膀；但不小心的，小

鳥從我手中掉落。更糟糕的是，我一時心急沒有站穩，竟往前跨了一步，直接

踏在牠的身上。那小鳥，就這樣被我踩死了！ 

我其實是個心軟的孩子，遇到如此可怕的意外，我真的被嚇壞了。於是，

我走到對面的雜貨店，想買一罐汽水來壓壓驚。店老闆坐在櫃檯後面，從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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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看著我。他平時不太說話，這天卻突然開口：「小朋友，你臉色不好，

是不是做了壞事？」 

「壞事？」我驚訝地問，「我從來不做壞事。」 

「如果你做了虧心事卻不改正，那會有報應的。」他嚴肅地說。 

他的臉看起來簡直像爬滿皺紋的老妖怪，如果不是我很勇敢，一定會嚇得

逃跑。我鎮定地說：「請給我一罐黑松汽水。」 老闆伸手打開冰箱門，拿出一

罐黑松汽水，他並沒有馬上給我，又從一個塑膠桶裡摸出一顆彩色糖果：「給

你，做壞事的小孩應該吃糖。」 

我覺得他在罵我，又不像在罵我。我想，反正有糖吃總不會是壞事，於是

我就把糖果放進制服的口袋裡，喝我的汽水去了。 

我在外面找到阿隆和阿昌，我們玩了一些好玩的把戲，像是賽賽跑啦、嚇

嚇廟埕上的狗啦。阿昌帶了水槍，我們躲在公廁後面，每個來上廁所的都給他

兩槍，緊張又刺激。那天我玩到很晚才回家。脫制服的時候看到那顆糖，因為

快吃飯了，我還考慮要馬上吃還是吃飽飯看電視的時候再吃。其實都一樣啦，

我懷疑那顆糖就是害我遇到怪事的主因，否則怎麼會無緣無故，好端端的，第

二天早上醒來我竟然變成一隻鳥。 

變成一隻鳥是怎麼一回事，小朋友你也許會說：「變成鳥很好啊，還可以

在天上飛來飛去，我也想要！」小朋友你如果這樣說就太天真了，因為我變的

是一隻雛鳥，不要說飛了，連找東西吃都還不會哩。 

＊＊＊ 

那晚，可憐的小鳥和雜貨店老闆陰沉的模樣，在我腦海裡打轉。我翻來覆

去，難以入眠，一連串奇怪的夢境如幻燈片般一幕幕閃過。夢裡的我，在浩瀚

的藍天下翱翔，享受前所未有的自在。我與清風爭速，高聳的樹冠不斷掠過肩

頭，爽快極了。然而，每當我試圖低頭看看自己的身影，畫面便模糊了，直到

夢境消散，一切回歸平靜。 

清晨的陽光透過窗帘縫隙，溫暖地撫摸我的臉頰，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驚

醒了我。不是因為光線刺眼，而是因為感覺⋯⋯不對勁。我的身體異常輕盈，

卻又伴隨著一種不熟悉的束縛感，感覺自己像被一張無形的網絡包裹，每一次

呼吸都能感受到周圍空氣的細微流動。 

我試圖動彈，卻發現自己的肢體不再遵從命令。那不是手臂的延伸，而是

一對柔軟而帶著稀疏羽毛的翅膀。我努力想要坐起，卻只能在床上笨拙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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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每一次動作都伴隨著輕微的啾啾聲，那似乎是自己的聲音⋯⋯怎麼會如此

細小而陌生？ 

驚恐之中，我向四周望去，發現自己的房間變得巨大無比，每一件家具都

像是高不可攀的山峰。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的視線也發生驚人的變化，我的

視界被一種從未體驗過的顏色和光線填滿，比我以往所知的任何色彩都要鮮艷

和複雜。我嘗試轉動頭部，這簡單的動作卻讓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寬廣——

幾乎能同時看到左右兩側，而且還能看到自己身後而無需轉頭！這種感覺太新

奇了，我著迷在其中暫時忘卻了害怕。 

但很快，一股強烈的饑餓感湧上。需要找東西吃！我撲騰著稚嫩的翅膀，

勉強沖上陽台欄杆，然後把目標鎖定在樓下的那棵茄苳樹。然而，我對於如何

操控飛行一竅不通，還沒接近目標就從空中墜落，重重摔在地上，震得我差點

停止呼吸。 

就在這時，阿昌的聲音從頭頂傳來，我心頭一緊。 

「哇！是一隻小鳥耶。」 

我急切想告訴他我是他的好朋友大德，但唯一能發出的，只有不爭氣的啾

啾聲。當他伸手向我抓來時，前所未有的恐怖湧上。他是很粗魯的人，而我一

點反抗能力都沒有，隨時可能剩半條命，想到這裡我很丟臉地一直發抖（還好

阿昌一直不知道這件事）。他一把抓住了我，朝我家窗口大喊：「大德！大

德！來烤小鳥哦。」天啊，他做得到，這個壞蛋真的做得到。 

隔壁的羅文美從她家窗口探出頭來，看見阿昌抓著弱小無助的我。她沒有

絲毫猶豫，立刻衝下樓來責備阿昌，還警告他要跟老師說他虐待動物。在那一

刻，我真的好感謝愛打小報告的人，因為阿昌聽了，就把我塞到羅文美的領

子，跑掉了。羅文美雖然一直尖叫，還能小心地把我從她的衣領拿出來，一邊

啜泣，一邊捧著我上樓。 

我從來沒有進過羅文美的家，她家很乾淨，地上是潔白的磁磚，一套綠色

皮沙發組，一組雲紋大理石桌，原木櫥櫃排列有致，更添幾分溫馨。沒有到處

堆放的過期報紙，也沒有四處亂扔的衣服襪子。還散發出淡淡的花香。 

羅媽媽從某個房間出現，手邊抱著個洗衣籃，瞥了我一眼，頭也不回地往

浴室走去，嘴裡說：「美美，等一下老師要來了，你不趕快把上次的練習曲多

彈幾次，還在那邊玩小鳥？」 

羅文美似乎很聽她媽媽的話，緊張地回答：「我把牠放好，馬上就來。」 



 4 

她俐落地在儲物間找到舊鳥籠、餵食器還有小米（我不知道她以前養過

鳥），她翻看著小米罐上的說明，喃喃道：「不知道有沒有過期？」 

其實她問我最清楚了，我一吃到嘴裡，馬上知道這小米放太久，都餿了，

難吃得不得了。可是身為一隻發育中的小鳥，饑餓讓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

不斷地張著嘴，討求更多食物。 

「美美，妳到底要不要練琴？是不是要我把小鳥丟到樓下去？」 

「我來了！」 

要是我媽媽也那麼一板一眼，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我媽星期天不睡到

十二點不會起來，也不喜歡整理房子或洗衣煮飯，我們家是一幅「原野風情

畫」。我習慣了，覺得很自在，何況她從來不會管我考幾分，我覺得我是世界

上最幸運的小孩。唯一的缺點的是，每晚等她想到要煮飯，多半都超過八點

了，我不可能讓自己一直餓著肚皮，只好花自己的零用錢買零食。要不是這

樣，我郵政儲金的存款說不定可以破五千咧。 

想著想著肚子又餓了，我張大嘴巴做出小鳥乞食的啾啾聲，羅文美的鋼琴

聲中斷，不一會她又溜出來餵我兩口泡軟的小米。像這樣子，我大叫，她就出

來照看我。小米不新鮮，吃下去的大部份都拉到外面，我的肚子總是餓，只好

一直叫一直叫。羅媽媽走出來，皺起眉說：「吵死了，我真想把牠扔到樓下。

妳沒事弄個小鳥回家幹嘛？鳥大便髒死了，還是快丟掉吧。」 

這一次羅文美沒有立刻遵命，她哭喪著臉求情：「媽媽，小鳥好可憐，放

在外面牠會死掉。」 

是呀，外頭的世界有野狗野貓還有野孩子，落到任何一個手裡都會斃命。 

「妳不是下午一點要上安親班嗎？快去把三明治吃一吃準備出門，不早點

吃下午又想睡覺了。」 

「媽媽，我下午不在家的時候可不可以拜托妳幫我餵小鳥？」真好，她還

想到我。 

「我沒把牠丟掉就很好了，快去吃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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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美的媽媽果然說一是一，下午羅文美出門以後，我在陽台叫得聲嘶力

竭，她始終無動於衷，理都不理我。天啊，我的命運該不會是要變成一隻餓死

的小鳥吧！我一聲聲叫著：「好餓啊！好餓啊！」 

正頭昏眼花的時候，不知哪裡飛來兩隻白頭翁，站在籠子外對話。 

「你看那小伙子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看多半是翹家，被人逮住關在籠子裡。」 

「他這麼餓，要不要幫他找點東西？」 

「別吧，我家兩個小的也在等吃的，何必為了一隻不聽話的小鳥浪費時

間？」 

「說的也是。」 

我看他們要走了，急著大叫：「哦，別這樣，我本來是個小男孩，早上起

來無緣無故變成一隻小鳥，沒有鳥爸爸也沒有鳥媽媽，好慘的呀！」 

聽我這樣說，白頭翁夫婦的眼睛亮了起來。 

「你說你是人變成鳥！實不相瞞，我們兩也是同樣遭遇呢。」 

「啊？」 

「放心好了，我們會幫助你的。」 

我還沒從找到同類的震驚中恢復，他們兩就雙雙飛走了。過一會兒很夠意

思地叼來榕樹籽、木瓜等等好吃的東西，輪流從籠子外面餵我。餵完了回去餵

他們自己的孩子，然後又再來餵我。真的，所謂患難見真情，人生中第一次體

會到什麼是可貴的友情，萍水相逢，為我往返奔波，太夠意思了。 

他們回家的空檔，我就舒服地打個盹。半睡半醒間，朦朦朧朧聽到羅媽媽

在說話。 

「妳等一下看，會有兩隻白頭翁來餵牠，整個下午都這樣。」 

「真的嗎，媽？」 

原來羅文美從安親班回來，她媽媽帶著她躲在紗窗後面偷看。不一會果然

白頭翁夫婦又回來了，各叼一顆紅通通的樹籽，我興奮地張大嘴巴接過來。 



 6 

「看到沒有？」羅媽媽小聲說。 

「真的耶，但怎麼會是白頭翁來餵，媽你不是說那是一隻小麻雀嗎？」 

「我本來這樣以為，不過照這情形看來，那應該是白頭翁的幼鳥，兩種幼

鳥長得很像。想想看，如果白頭翁會跑來餵麻雀的話，我們就可以得諾貝爾獎

了，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呵呵呵。」 

那時候我還搞不清楚什麼諾貝爾，總之是一種超級大獎吧。如果她們知道

我又不是麻雀又不是白頭翁，而是住在隔壁的李信德，不知道這樣該得什麼

獎。 

「誰在裡面偷看啊？」白頭翁先生問。 

「那是我同學和她媽媽。」 

「太陽快下山了，晚上我們就不會飛了，明天再來找你吧。」 

「等一等，我要一輩子都變成鳥嗎？」 

「變成鳥很好啊，不必寫功課，還可以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也許剛開始

有些寂寞，但你很快就會交到新朋友，也很快樂啊。」 

「真的不可能變回人了嗎？」我不甘心地追問。 

白先生想了想，又跟白太太討論一下，說：「詳細情形我們不太清楚，不

過聽說有些鳥人睡一覺，第二天早上又變回人。看來是要碰運氣，如果你明天

早上睡覺起來還是鳥，大概就不會再改變了。」 

我想，無論我是人是鳥，我都希望回到家裡，至少還可以見到我爸媽，所

以我決定拜託他們，幫助我離開這個籠子，回到隔壁陽台我的家。他們兩同心

協力，一個費勁地用嘴喙拉開籠門，另一個用身體撐住：「趁現在，快出來

吧。」我使勁控制歪歪倒倒的身軀，擠出籠門，順利逃到外面。 

接著更困難，我得飛到另一邊才行，我撲打雙翅卻搞錯方向，竟又跌到陽

台地上去了。這下可好，我要怎麼從地上回到欄杆上呢？平著飛還好，往上飛

真是難倒了我這對還未發育完全的小翅膀！ 

沒想到，救星再度出現，羅文美一直在紗窗內看著一切，她走出來，溫柔

地抱起我，放在最適合往外飛的欄杆位置，說：「你很想跟牠們走是吧？雖然

我很喜歡你，還是不能勉強你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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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激地看著她，從來不知道羅文美這麼地好；如果我變回人，我會永遠

記得她說過她喜歡我的事。 

＊＊＊ 

後來到底怎樣呢？當然我能在這裡說故事給大家聽，表示我最終變回了人

類。不過那個晚上真是緊張斃了。我跳回自己家陽台，鑽進花盆間的一個隱蔽

處，準備讓自己放鬆睡覺。因為我知道，只有通過睡眠，才有可能再次變身。

我緊張又憂慮，無法忍住不去想最壞的下場。一邊看著黝暗的天空泛出一道灰

藍，一邊努力想要擠出睡意；不知道最後是怎樣睡著的。醒過來時，我感覺到

身下堅硬的地面，周圍的世界從模糊變清晰，我聽到了熟悉的日常街聲，不再

是鳥類聽覺所捕捉到的多重聲音。我試圖動彈，發現不是翅膀，而是我的手臂

和腿。我跳了起來，知道自己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 

我回去找那個雜貨店老闆，想問問是不是他搞的鬼，又怕他把我當神經

病；我買了一模一樣的糖果，送給阿昌吃過兩次，他都一點事也沒有；到底怎

麼回事，後來我也不想管了。從那以後，我常常會思考人生問題，想著其他動

物不知在想些什麼、有什麼感覺。我唸了國中、高中，又考上獸醫系，修了獸

醫和哲學雙學位。現在我是一個獸醫師，而且下禮拜就要和羅文美結婚了！ 

昨天我們心血來潮，爭辯是她先喜歡我、還是我先喜歡她的。她說首先寫

情書表白的人是我，而我很想告訴她，其實是她先說喜歡我的。不過若要提出

證據，就得把這個故事從頭說起，這很令人猶豫。今早起來，我終於決定把它

原原本本寫出來，就當作下禮拜的結婚禮物、我們愛的見證。希望她看了以後

更加了解，她對我一生的影響有多大（以及的確是她先說了喜歡我）。也希望

對各位小朋友在「好孩子」與「壞孩子」的理解上，有一點點的幫助。 

 


